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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情 奋斗者

周一有约

本报记者 刘 垠

他与地理的不解之缘，源自大学的专业调

剂。从对其持有偏见到将其视为一生挚爱，他

在自然地理学的研究之路上，一走就是 40 年。

从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到景观生态学研究，

再到牵头全球干旱生态系统国际大科学计划，

他把中国的景观生态学研究推进到国际前沿

水平……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部长傅伯杰。前不久，他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

院外籍院士。

最近在一场讲座间隙，傅伯杰接受了科技日

报记者的采访，我们的对话由此展开。

不过，他的故事要从 42年前说起。

从从““不情愿不情愿””到一生干一行到一生干一行

傅伯杰傅伯杰：“：“调剂调剂””出的中美双料院士出的中美双料院士

1977年的高考，成了改变很多人命运的分水

岭。那年，全国共有570万名考生，只录取27万人。

对傅伯杰而言，命运的转折却是一波三折。

这场令人记忆深刻的大考，如今说起，恍若就在

眼前。

“直到高考前十天，我才取得报考资格。来

不及思考甚至来不及紧张，我就走进了考场。”傅

伯杰说，幸运的是，自己成了 27万人中的一名。

然而，当收到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录取通知

书时，傅伯杰一度怀疑学校错把“物理”写成“地

理”。填报志愿时，他写的都是无线电、自动化这些

热门理工科专业，“地理明明就是个文科专业啊”。

进入大学后，他才得知，地理系的 70名学生，

除两人外，其余都是被调剂来的。“我们那个年代

选择不多，既然地理选择了你，就接受吧。”他说，

带着这份不情愿，他开始了大学生活。

从大二开始，傅伯杰的内心真正与地理达成

“和解”。“我的特点是文理均衡发展，而地理学是

结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交叉、综合学

科，这非常符合我的兴趣。”他笑着说。

除了强化基础知识，每学期雷打不动的野外

实习经历也让傅伯杰受益终身。有次在陕西汉

中实习，他还因长时间淋雨加之营养不良，得了

大叶性肺炎。此后，他的脚印几乎遍布全国，高

原、冰川、荒漠、海岛等。他去的很多地方都是人

迹罕至，有时几天几夜都遇不到人，但这并未影

响他对地理研究的热情。

“我对实习和考察过的每一个地区的土壤

类型、植被特征、水文、地貌，都有清晰的认识和

记录。”忆及彼时艰苦，傅伯杰的回忆里却满是

快乐。

1983 年，还在读研的傅伯杰发表了国内景

观生态学方向的第一篇文章——《地理学的新

领域——景观生态学》。后来，他的研究逐渐走

入景观生态学。

1986年，在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林超的推荐

下，傅伯杰成为国内第一批出国联合培养的博士

生，前往英国接受大师教诲，接触国际前沿。

偶然邂逅，“地理选择了我”

上世纪 80年代初，景观生态学已成为国际研

究的前沿和热点。傅伯杰意识到，要想在国内发

展景观生态学研究，就要融合地理学和生态学这

两个学科的特征。“不仅要重视地理学强调的格

局，还要重视生态学强调的过程。”

虽然想法有了，但实现却困难重重。从英国

回来后，当傅伯杰去北京某研究机构应聘时，单

位最初只给了 1000元启动经费，教育部又给他批

了留学回国人员基金 2万元，但这些钱远远不够。

“没有经费支持，实验观测就没法做，很多想

洞察先机，转战景观生态学

“空闲时喜欢看点散文、诗歌，要说运动呢，

坚持下来的就是上中学时养成的打乒乓球的习

惯。”傅伯杰有着典型陕西汉子的性格，务实豪

爽，但少了些生冷倔硬。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

爱丁堡皇家学会外籍院士、国际地理联合会副主

席、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美国

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傅伯杰身上，有着

众多光环，但他最喜欢的还是老师这一身份。

“Do something new , do something differ-

ent（做创新、与众不同的事）。”新一批学生入学

后，傅伯杰总会不厌其烦地说，做科研一定要着

眼于开拓创新、追求卓越，哪怕是一点点的不同。

如今，傅伯杰的科研重点转向提出研究方

向、培养年轻人才、加强学科建设……身形高大

的他总是步履匆匆，笑起来眼睛微眯。他是学生

眼中的严师、慈父，在家却是“甩手掌柜”。

不管多忙，傅伯杰每年都会抽时间，来一趟

“朝圣之旅”，去黄土高原上的羊圈沟实验基地走

走、看看。他要求新来的学生，也要先去那里锻

炼几周。

“你们要挑战我，还要挑战国际上的大家。”

傅伯杰如是要求学生，也给自己不断加码，“我经

历过知识和精神匮乏的年代，荒废了很多时间，

所以必须和时间去争去抢”。

在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责任感驱使下，傅伯

杰的研究工作始终保持高位运行状态。2017年，

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傅伯杰发起并牵头全球

干旱生态系统国际大科学计划。

“通过共同制定全球干旱生态系统研究路线

图，引导、推进科学家聚焦问题展开研究。”他透

露，预计今年年底，可以拿出一个具体科学计划。

讲座结束后的当晚，傅伯杰就要启程飞往德

国，和马普学会有关专家讨论，2019 年中国科学

院和马普学会筹办生态环境领域前沿科学论坛

的事宜，继续行走在科技创新的征程上。

追求卓越，鼓励学生挑战权威

法也实现不了。可当你没有事情做时，你一定要

找事情做。”1992年，傅伯杰前往比利时做博士后

研究，系统研究景观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

坚守信念、不负时光，傅伯杰熬过了科研生

涯中的至暗时刻。1997 年，他的研究项目“黄土

丘陵沟壑区土地利用与土壤侵蚀”获得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资助，资助金额 60 万元。2005 年，该项

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这笔钱可以说是我开展系统性研究的‘第

一桶金’！有了它，我们才真正开始实践景观生

态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也从简单的景观格局深入

到其背后的机理，才有可能获得突破性进展。”傅

伯杰说，“黄土丘陵沟壑区土地利用与土壤侵蚀”

项目，研究的是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和景观格局

与土壤水分、养分和土壤侵蚀之间的关系，从而

为水土流失治理、土地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2009年，在景观格局和生态过程研究的基础

上，傅伯杰的研究深入到生态系统服务研究。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成果的取得，荣誉也接踵

而至，傅伯杰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在土

地利用结构与生态过程、景观生态学和生态系统

服务等方面取得系统性创新成果，发表学术论文

400余篇。

2011年，傅伯杰获得国际景观生态学会杰出贡

献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科学家。2013年8

月，傅伯杰应邀在第11届国际生态学大会作了题为

“变化景观下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报告，这是我国

学者首次在国际生态学大会上作大会报告……

“我们的研究能让环境变得更好，黄土高原

变绿，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由此而生。”而今，他

庆幸 40年前地理学选择了自己，能与中国的景观

生态学同成长、共发展，将我国生态系统服务研

究推进到国际前沿水平。

为潜心研究，2008年，傅伯杰辞去任职 8年的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技术局局长一职，成

为一名普通研究员。“行政管理工作确实占据大量

精力和时间，但我也从日常管理中学到很多。”

目前，傅伯杰研究团队在生态系统服务的机

理、方法研究方面走在国际前列，为我国政府在生

态系统服务和管理方面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本报记者 赵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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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学完小学和初一的课程，14

岁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

中科大）化学物理系，23岁获得化学

博士学位……中科大副研究员袁岚

峰这如同“开挂”的人生，在不惑之年

有了新的插曲。这一年开始，他更广

为人知的名字是“科技袁人”。

《科技袁人》是一档网络视频科

普节目，2018 年诞生至今全网播放

量已超 1.5亿，成为中国互联网科普

类内容领域前 1%的头部 IP。

从科学家到科普大 V，这位“网

红”是如何炼成的？

少年班之外的少年大学生

虽然 14 岁就进了中科大，但袁岚峰并非少年班成员。他总要澄

清这个误解，少年班是一个院系，跟他所在的化学物理系是并列的，

“所以我是属于‘少年班之外的少年大学生’，这样的人在中科大也是

很多的”。

1997年袁岚峰在他的实验室，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他登录中科

大的瀚海星云 BBS，注册了账号“胡不归”——“归去来兮，田园将芜兮

胡不归”，钟情于古典文学的袁岚峰，网名出自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通过网络做科普，是一连串的机缘巧合。2015 年 3 月，一条“量子

瞬间传输技术重大突破”的消息引爆舆论，配图是《星际迷航》里的瞬间

传送装置。科幻变成了现实？这让公众兴奋又不解。

“当时，我刚好学过一些背景知识，知道这在学术上叫作‘多个自由

度的量子隐形传态’，属于量子信息领域。记者并不理解其中的科学原

理，报道不得要领，无怪乎读者看不懂，以己之昏昏，怎么可能使人昭昭

呢？”袁岚峰说。

于是袁岚峰联系中科大潘建伟量子信息研究组的同事，写了第一

篇有意为之的科普文章《科普量子瞬间传输技术，包你懂!》，发在自己

的微博上，当时他的粉丝数不到 8000，但意想不到的是转发和评论像

潮水一样涌来。

这让袁岚峰切身感受到科普的价值和意义。不过真正促成他科普

形式更加立体多元的，是在一次名为“思想者论坛”的学术会议上与“观

视频工作室”擦出的火花。

“观视频”是依托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视频团队，以视频节目

让各界资深专家学者解读时事热点。“观视频”的导演朱伟希望在科技

和科普节目上有所突破，尽管这并不被看好——在周围人的眼中，科教

片的收视率惨不忍睹。然而朱伟却觉得，身边对科技和科幻感兴趣的

人明明越来越多。

《科技袁人》由此应运而生，2018 年元旦开始向各个视频平台推

送。令朱伟意外的是，试播的 3 期节目竟然在 B 站（哔哩哔哩）这个主

打动漫二次元的视频网站反响很热烈。

“科普在哪里走红，我都不会意外，因为好奇心本来就是人类的天

性之一。”袁岚峰对此十分淡定。他常看弹幕和评论，能立刻看到观众

的反馈，他认为这是 B 站最有趣的地方，在他印象中，《科技袁人》的粉

丝“热情、爱学习、积极向上”。

不到一年半的时间，《科技袁人》已出品超过 100集节目，全网播放

量超 1.5亿。

对于“科普网红”的称呼，袁岚峰并不反对。在他看来，名字只是身

外之物，无论外界如何称呼，只要让更多的人热爱科学都是好的，“这是

一个堂堂正正的目标”。

2018年，袁岚峰当选“年度十大科学传播人物”。

“做科普是我的幸运”

在破亿播放量的背后，很少有人知道，《科技袁人》的团队其实只有

6 个人，其中有两人还是兼职的中科大学生。郭尖尖在去美国交流之

前，就是兼职学生之一。在她的印象中，袁岚峰做科普很有热情。

“每期的文案台本都是袁老师亲自完成的，他自己还有教学和科研

任务，工作量和压力其实蛮大的，但他总是充满好奇和热情。”郭尖尖说。

张力文是接替郭尖尖的兼职学生，他在给袁岚峰看节目样片时往

往很紧张，因为袁岚峰极其严谨，字幕上的小错误，甚至是半角符号他

都会纠正过来。

“其实不该让袁老师来纠错，所以跟他的态度一比，我们也挺惭愧

的。”张力文说。

在极致严谨和理性的另一面，袁岚峰又非常感性。郭尖尖清楚地

记得，在做霍金去世和纪念钟扬的节目时，袁岚峰说着说着就哽咽落泪

了。她调侃说，节目组最初还想用各种形式来包装，但现在来看有过硬

的内容和好的讲述者就够了。

对于知识输出型的节目来说，总有话题被“消耗”完的一天，但袁岚

峰并不担心。这一方面由于科技创新成果日新月异，总会有不断涌现

的热点和话题；另一方面，在他身边还有一群志同道合热衷科普的青年

科学家。

如何让更多的中国科学家参与到科普中来？袁岚峰认为最可行的

办法，就是引导各方面的资源向科普聚集，给从事科学传播的科学家更

多的实际利益，不能口惠而实不至。

“这些利益可以由政府、企业或公众来给予，形式可以是评审体系

的变化、资金的支持等等，但最关键的是原则的确立。科学家对公众进

行科学传播固然是一种公益活动，但是如果有回馈，大家参与的积极性

肯定更高，才能够形成正向的循环。”袁岚峰说。

在袁岚峰看来，做科普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别人，而是满足自

己，实现了自我的社会价值。“科普本来就是科学家的工作之一，对

我而言也是一种幸运。如果不是对科学的终极力量有信心，我也不

会做这些。” （据新华社）

由科学家变身科普大V

“科技袁人”不惑之年走红B站

7 月 1 日，是云南警官学院副教授文云波从

警 30年的日子。

这也是她与毒品斗争的 30 年。文云波的战

场不在一线，而是在后方实验室。

前不久，文云波收到了一份祝贺她从警 30年

的“礼物”：由她率队研发的氯胺酮、苯丙胺类毒

品检测新材料即将在全国推广应用，这也为公安

战线扫毒、除毒再添一柄利剑。

完全没想到会干这一行

30年前那个夏天，文云波从华中理工大学应

用化学系应用化学专业毕业，进入昆明市公安局

五华分局侦查技术科，从事刑侦技术工作。“那

时，我完全没想到会干这一行，也没想到一干就

是 30年。”

刚从警没几年，文云波就遇到一个令她印象

深刻的案件。

那是 1997 年冬日早晨，昆明市内一条小街

边，有群众报案称发现一具男尸，经现场勘查，死

者无外伤，且死因不明。民警通过其手臂上的针

眼判断，此人可能死于毒品注射过量，但这一推

测需要技术鉴定。

这项任务交给了文云波。她利用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通过检验发现此人体内有大量吗啡

残留物，且达到致死量，从而为判断死因提供了

重要的依据。

这只是文云波参与缉查的 3000 件案件的缩

影。30 年来，她出勘现场超千次、主导千克级案

件毒品检验近 400起……

“ 那 些 年 ，文 老 师 很 拼 命 ，成 天 不 是 在 勘

查 现 场 ，就 是 泡 在 理 化 实 验 室 ，家 都 基 本 顾

不 上 。”昆 明 市 公 安 局 五 华 分 局 技 术 室 主 任

马卫民说。

研发高特异性吸附材料

6 月 26 日，是国际禁毒日，禁毒成为全民关

注的焦点。讲起我国当前的禁毒形势，文云波一

脸沉重。“近十余年来，毒品种类逐渐从传统以海

洛因毒品为主，转变为以氯胺酮、苯丙胺类毒品

等新型合成毒品为主，这给我国禁毒科技发展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云波解释道，我们常听到的冰毒即甲基苯

丙胺，是苯丙胺类毒品中常见的一种；氯胺酮就

是常说的“K 粉”。在一线缉毒工作中，亟须在短

时间内对毒品、吸毒人员体内毒品进行准确的检

测。此前，国外的进口检测材料很贵，而且只能

检测一种毒品，难以满足前线禁毒工作的要求。

2007 年 6 月，文云波被引进到云南警官学

院，从事刑事科学技术教学、科研工作。而后，她

申报了关于氯胺酮、苯丙胺类毒品的快速分析检

验研究项目。

近 5 年，文云波联合云南大学教授曹秋娥团

队，基于生物抗原抗体作用原理，制备出一种同

时对氯胺酮、苯丙胺类毒品有高特异性吸附作用

的分子印迹固相萃取柱。同时，该材料操作方

便，而成本只要进口材料的一半。

经专家验收后，文云波团队小批量试制了这

种材料，并将其投放至江西上饶、黑龙江齐齐哈

尔，以及云南玉溪缉毒一线，多地的应用效果都

达到了预期。

攻克“第三代毒品”检测难题

如今，文云波把目光投向“第三代毒品”。

她介绍道，不同于人们通常所了解的海洛

因、大麻等传统毒品和冰毒、摇头丸等合成毒品，

目前，俗称为“第三代毒品”“实验室毒品”的新精

神活性物质，借助网络和现代物流技术，大有泛

滥之势。这种毒品一次使用便可成瘾，尤其严重

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文云波说，新精神活性物质被制成种类繁多

的“新产品”，且不在管制目录范围内，使得这种

毒品犯罪活动更趋隐蔽、打击难度更大、造成的

危害也更大。

这类毒品原体和代谢物的最佳测定时间较

短，而一些半导体纳米材料或具有较高的检测灵

敏度，这也将是未来文云波的研究内容之一。

“无论毒品变成什么样，我们都要把它抓出来。”

文云波说，她希望通过新组建的人才团队，并联合业

界在不久的将来攻克这一类毒品的检测难题。

“我的理想是，攻克毒品现场检测设备便携

化、工具化的难题，让毒品现场检测就像酒驾现

场检测那样方便，为一线缉毒警更快地缉拿罪

犯，提供技术支持。”文云波说。

从警30年，她要让验毒像测酒驾一样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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